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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轉而變為離谷底不遠，對於長期關注這項數據者，豈能無惑？ 

五、我國景氣領先指標係依 OECD 的編製方法及季節調整而得，本次出現趨勢上的重大變化，

原因為何，經建會自應加以研析。值得注意的是，造成領先指標反轉的原因之一，又和本

次景氣變燈的原因雷同，那就是領先指標所納入的七項指標之中，「製造業存貨量指數」

及「工業服務業加班工時」係估計值而非實際值。如此一來，待次月以實際值帶入模型，

自然會導致領先指標起起落落，從而使得外界對景氣的理解愈發撲朔迷離。 

六、由此可知，欲改善當前景氣燈號及領先指標的穩定性，還得從統計調查著手。今天政府統

計多數已可以在一個月內完成調查發布，但仍有一些調查需時較久，例如製造業銷售值、

存貨率、受僱員工薪資、加班工時等數據，都得多花半個多月的時間才能完成。換言之，

當出口、股價、貨幣供給的 11 月份資料出來時，製造業銷售值、存貨率、加班工時的資料

僅發布到 10 月份，這也是經建會何以在編製燈號及領先指標時，不得不先行估計的原因。

顯而易見的，如果能讓相關的調查統計於編製燈號前完成，則必可大大提高燈號及領先指

標的穩定性，如此一來，非僅可以提升政府的決策品質，對於增進景氣燈號的公信力也大

有助益。 

七、經建會的核心業務為經濟政策的設計，然而多數人是從景氣燈號及領先指標認識經建會的

，這項編製了三十多年的指標允宜精益求精，馬虎不得。至於各統計機關如何才能克服調

查與發布的時間落差，也有賴經建會藉此機會提出檢討，並予以協助解決。 

（九）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教育部為鼓勵原住民語言活力用於文學創

作，2007 年起辦理「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在前兩屆得獎作

品中尚可見平埔語言創作作品，但本屆起則規定必須使用教育部

頒布之「原住民族語書寫系統」，而導致因未具官方原住民身分

而無規定書寫系統的平埔語言喪失參加資格。而教育部另一項「

台灣本土語言文學獎」徵選閩南語及客家語，因此以平埔族語創

作者則同樣面臨依法不得參與。此例明顯看出台灣語言政策與世

界潮流背道而行。本席認為，多元語言推動應該是台灣文化多元

的族群政策中的重要契機，不過就在平埔族群積極努力語言與文

化復振之倡導之時，台灣語言政策卻成為扼殺族群語言的最大障

礙，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 2000 年起訂 2 月 21 日為「世界母語日」，宣傳保護與實踐語言文化

多樣性，並避免語言學者預測的語言消失浩劫。而世界各地原住民族所關注的議題除了生

態多樣性、氣候變遷、文化傳承、知識體系建構、主體性發展、經濟與教育外，搶救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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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與復振更是重要議題。台灣是多元族群文化社會，雖然各族群語言都是寶貴文化資產

，然而在當今語言的實際使用上，多元化顯然不足，也因之產生語言政治上的權力與位階

議題。國際著名學者 Jared Diamond 曾在《Nature》雜誌上發表「台灣給世界的禮物」文章

提及台灣所使用的南島語言之豐富性，在全世界超過 1200 種南島語言所歸類的 10 支當中

，台灣原住民族所使用的 30 幾種語言佔了其中 9 支，顯示台灣南島語言的重要性與多樣性

，而南島語言位階等同印歐語系，其珍貴性自然無以言喻。 

二、語言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除了是人類表達情意與溝通的工具，也是文化資產，更是認同

的重要來源。Joshua Fishman 與 David Crystal 兩位學者指出，語言多樣性與文化認同的關聯

已是此領域學者熟知理論，Peter Kraus 也提出，當代歐洲語言被政治化之現象與高漲的國族

認同情結有交纏複雜關係，因此語言成為一種社會和政治的連結，不管在個人或集體層面

上，文化特殊性與認同政治具高度關聯性。社會菁英與學者、政治人物不去面對社會與文

化多樣性及其族群中對於認同的需求與渴望，不僅是會影響社會平衡發展，也將會使當代

的多元性具更多的衝擊與挑戰。 

三、教育部為鼓勵原住民語言活力用於文學創作，2007 年起辦理「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

在前兩屆得獎作品中尚可見平埔語言創作作品，但本屆起則規定必須使用教育部頒布之「

原住民族語書寫系統」，而導致因未具官方原住民身分而無規定書寫系統的平埔語言喪失

參加資格。而教育部另一項「台灣本土語言文學獎」徵選閩南語及客家語，因此以平埔族

語創作者則同樣面臨依法不得參與。此例明顯看出台灣語言政策與世界潮流背道而行，沒

有規劃由下而上的母語學習方式，在政策上是單一語言制度，就連在這種施予小惠的鼓勵

多元語言創作辦法中，技術性的針對在台灣社會夾縫中，試圖恢復族群身分，為族群尊嚴

而生存的平埔族人施以凌遲與扼殺。說穿了，在國家機器運作下，有意識的扼殺平埔族群

之兩面手法，先是以平埔族群傳統文化與語言消失為由，否認恢復原民身分，再用非官方

認定族群語言，阻止其恢復語言與文化的各種契機。 

四、當代語言學家已較少使用「語言滅絕」或是「死語」形容面臨消失的語言，因為這種概念

指「過往曾有人說，現在沒人會講」的語言所創造的說法。但是現在沒有使用，並不代表

語言完全死亡，因為「死語」是把語言設想為有生命周期的有機體。語言不能獨立於人類

而存在，語言的存續與族群存亡息息相關，它不只是溝通工具、知識與情意傳達，更是透

過認同傳承了此族群的文化傳統。因此，只要有興趣再學習任何曾被上一代、兩代遺忘的

語言，並不是沒有可能再被喚醒而使用的。忘了或被迫不能使用某種語言只是暫時沒被使

用，透過歷史的記載、口傳、故事、歌舞、祭儀、文物景觀等去尋找曾經留下的痕跡，暫

時沒被使用的沉睡語言還是有機會甦醒。多元語言推動應該是台灣文化多元的族群政策中

的重要契機，不過就在平埔族群積極努力語言與文化復振之倡導之時，台灣語言政策卻成

為扼殺族群語言的最大障礙。 

（十）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我國的司法歷經極權黑暗時代走到今天，


